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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2017 年 7 月 27 日早上 6 点半，44 岁的

张子培已经在烈士陵园等候前来拍摄微电
影的电视台记者了。

张子培现在是麻栗坡烈士陵园管理所
所长。

从 1996 年以来， 整整 21 年， 他的岗
位、生活、工作、职业、事业，都与烈士陵园
缠绕在一起，迄今，在麻栗坡，“烈士陵园”
与“张子培”某种角度已经浑然一体。

1973 年， 张子培出生在麻栗坡县董干
镇一个偏远的小山村，呱呱坠地甫 3 月，慈
父见背，“母亲一个人把我们兄妹 5 人拉扯
大，结果，我中学还没毕业，妈妈也因病走
了，我们 5 个成了孤儿，后来的日子，是靠
政府接济。 ”

张子培 6 岁时， 他家乡驻扎了不少军
人，幼年的张子培，对那些比他大不了多少
的“解放军叔叔”印象极好。

“解放军叔叔们经常给我做一些自
制的小玩具或是拿出好吃的东西给我 ，
在这里我人生第一次尝到了大米饭的甘
甜。 他们还主动帮村里修路，为左邻右舍
种庄稼 ，为孤寡老人挑水 、打扫卫生 ，他
们无私助人的义举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
海之中。 ”

或许是一种宿命，张子培于高中毕业
后也步入军旅，成为一名士兵，3 年服役期
满，1995 年 12 月， 他回到了家乡麻栗坡，
第二年 5 月， 分配到县民政局就职的他，
被再分配到位于距县城约 3 公里远的烈
士陵园。

“刚来的时候，好奇，兴奋，来了一段时
间后，新鲜感过了，想法就多了。 ”他说。

位于北回归线以南的麻栗坡，炎热、多
雨，杂草生长旺盛。

“当时，整个陵园管理所加上我，只有 5
个人，当时没有除草剂和割草机，每天都只
能用镰刀和锄头人工除草， 打扫卫生是陵
园的最繁重、最重要的活计。 那时，你拾级
而上，只见一排排坟墓前前后后杂草丛生，
从山头除草到山下就要需要 1 周多时间，
当山下野草除尽，一抬头，山顶的野草又长
的老长，除草再一次周而复始。 ”

墓园除草都是靠人工， 就把 960 座坟
分给墓园里的“李”“何”“张”3 个工作人员，
一人 320 座。 “李”是李友权、陈会香夫妻一
家，“何”是何发权，老何是参战民兵，曾立
过二等功；“张”就是张子培。

其他人都在本地有亲戚家人，都找来帮
忙很快就做完了，张子培是外乡人，在县城
没有亲人， 唯一的亲人是他媳妇李海芳，小
学老师李海芳说，“李家是一大家人，何家也
有亲戚在县城附近，张子培家离得远，没别
人，只有我。刚开始的时候我也有意见，我跟
他说，你自己领着工资你自己去干，又不多
给我钱，凭什么让我去帮忙，最后还是心疼
他一个人干太辛苦，去帮忙了。 ”

从此，烈士墓冢之间，经常有一个年轻
女人在忙碌。

毫不夸张，不管承认不承认，张子培此
时的工作就是一个环卫保洁工，他和其他 4
个同事的工作，就是为烈士墓和墓道、墓之
间的间隙区域，拔草、捡落叶，甚至还要清
理畜禽粪便。

张子培回忆道，“那会儿， 陵园围墙多
处倒塌，周边村里牛羊常常从破口钻入，在
园区吃草排便， 严重破坏了陵园的庄重氛

围，必须及时撵走。 ”
麻栗坡位于亚热带， 雨量和气温都十

分适合植物疯长，因此，除草成为当时陵园
最重要的工作。

“当时整个陵园面积有 50 多亩，每个
人平均要管 10 来亩，没有除草剂，唯一的
工具就是锄头和镰刀， 我一个人要干两个
星期才能干完。 ”他说，“以前墓地里还有松
柏这些树，干枯的树枝树叶掉在墓上，必须
随时清理，不然不雅观，但你前脚清理，后
脚它又落下来，工作量繁重极了。 ”

“连续几天不断的除草，加之需要随时
驱赶窜入的牛羊和打扫卫生， 我既劳累，又
休息不足，一想到今后一生都可能只是做这
些简单重复的劳动，老想轰轰烈烈干一番事
业的我， 起初的兴奋与热情在慢慢消退，我
开始对自己之前的选择产生了疑问。 ”

但是，有一天，一位烈属在儿子墓前的
表现令他与一度徘徊歧路的自己决绝了。

云南嵩明籍烈士赵占英， 牺牲时年仅
21 岁，自牺牲后他妈妈一直在想念他，那一
天， 烈士的母亲颤颤巍巍来到了儿子的墓
前。 老人抚摸着儿子的墓碑，看到墓碑上儿
子的照片时，悲痛欲绝，仰天大哭，大声呼
喊着儿子的名字：“占英，占英，我的儿啊，
妈妈来看你了。 ”

“老人撕心裂肺地哭喊着 ，突然 ，她
用头使劲撞击墓碑 ， 我赶快把自己的双
手紧紧贴到墓碑 ， 让老人的头撞在我的
双手上……此时我的心也伴随着老人在
哭泣 。 ”

赵妈妈悲痛欲绝的举动深深震撼了张
子培， 他想到了自己已经逝去的母亲，“要
是我当时当兵也牺牲了，也埋在这里，我妈
还活着，同样也会这样用头来撞墓碑，呼喊
我的名字。 ”

“张子培啊，你和这些先烈相比，和这
位妈妈的儿子相比，你像话吗？ ”他自己与
自己在心里分成 A、B 角进行着一场严厉的
对话。

他觉得，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照镜子、
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重要讲话，在这
里得到了深刻的领会。

慢慢地，他感到 960 位烈士就是 960 面
烛照自己灵魂的镜子，它们纤毫不染，“通过
它们， 我可以看到自己的灵魂是否有灰尘，
是否有不正常的欲念，是否在行正道。 ”

张子培的直接上级、 麻栗坡民政局局
长聂怀疆也经常给他讲述一个道理：“子培
啊，你管理守护好那个地方，那是一块心灵
的圣地，一定要把它看护好，管理好，不仅
如此， 还要把它变成一代代青少年爱国主
义教育的基地， 要让后人知道幸福生活来
之不易。 ”

张子培成长的道路上， 总是不缺乏来
自各级组织和领导的激励、教诲，他把这些
教诲视为是对自己的鞭策。

二
此后，阅读烈士墓墓碑，静静伫立在烈

士墓前与烈士“对话”，成为张子培的一项
工作内容。

张子培工作之余，常常去阅读墓碑，去
端详墓碑上烈士们的遗照，通过这种行为，
他在和烈士交流， 感受那场战争残酷般的
神圣与现实的静谧和幸福，在他看来，阅读
墓碑可以令自己的灵魂升华， 时时校正自
己的人生方位。

墓碑上的文字的确促使他的人生境界

升华， 这些大多数在十八九岁的花样年华
就牺牲的战士令他反躬自省———

“假如他们还健在的话，年龄大的可能
抱孙子了，年龄小的也大概 50 来岁了。 为
了国家安宁，为了边疆稳定，他们的青春都
永远定格在了这里， 如果连让英烈在整洁
的环境里静静长眠我都无法做到， 对得起
他们做出的巨大牺牲吗？ ”

他说这话的时候，用一位烈士打比方，
这位烈士名叫刘洪明，是昆明市富民县人，
如果不牺牲，刘洪明今年 52 岁。

烈士刘洪明，1984 年 11 月牺牲的时候
才 19 岁，入伍刚 10 个月，他的妹妹刘洪波
现在是云南省总工会的一名干部， 刘洪波
说：“哥哥牺牲的时候， 我才读小学， 不懂
事， 我们家要一代一代往下讲述哥哥作为
烈士的故事，要带后人去瞻仰哥哥的墓，告
诉后人我哥哥为国牺牲，很光荣。 ”

张子培则要来访者转告刘洪波， 她哥
哥和其他 959 位烈士一样， 会得到最好的
祭奠，墓地，会得到最好的照管，“请她全家
放心！ ”

李海芳作为张子培的媳妇， 她以亲人
兼家属的角度看张子培及其岗位， 比较有
历史纵深感。

1996 年 10 月， 李海芳第一次来到张
子培的工作环境，所看到的是这样一种景
象：“当时陵园条件很差， 荒草比人都高。
我去之前没跟他打招呼，他的同事陈大妈
把我带到墓地里 ，他穿着一双拖鞋 ，裤脚
卷起，戴着个草帽，拿着锄头在除草，看见
我很惊讶。 ”

1998 年两人结婚后，由于没有住房，两
口子加上稍后出生的儿子， 一家三口寄居
在张子培在烈士陵园的宿舍。

从 1996 年 6 月到 2004 年 8 月，这一住
就是 8 年零两个月， 直到 2004 年那年，张
子培花了 5 万元在城里买到一套二手房。

那会儿一下班， 整个陵园就剩下张子
培一个人，而到了周末，李海芳来团聚，整
个陵园就只有他们一家三口。

因此，为烈士陵园投入情感和辛劳的，
就不仅仅是张子培个人， 还必须把李海芳
也算上。

烈士陵园位于一座山的山坡上， 山脚
下是文（山）天（保）公路，这是当时外面进
入麻栗坡县城的唯一公路， 原来陵园的正
大门，就对着这条公路，那时，到夜晚，当地
人一般不走这条路。

住在陵园，夜里松涛阵阵，如泣如诉；
月色下，树影斑驳纵横，几碗昏黄的灯释放
着晦暗的光， 时间一长， 李海芳也就适应
了，但如厕的问题，令她很犯难。

张子培宿舍 ，不是配套住房 ，家里没
厕所 ，有时夜里有个内急 ，需要出屋走出
五六十米才有厕所，而张子培又时常因为
陪伴烈属等原因借宿城里， 每到这时，李
海芳只好叫醒熟睡的小儿子张赛陪伴她
上厕所。

李海芳说：“有一天晚上我去上厕所，
让他在外面拿着一根棍子敲打发出响声给
我壮胆， 一会儿我在里面听不见他的敲击
声，心慌了，就喊他的名字，过了半天，他才
回答我说，‘妈，你叫我干嘛，你怕鬼啊？ ’当
天晚上有月亮， 厕所外面的树影子照进来
印在厕所墙上， 一晃一晃的， 被他这么一
说，我一下汗毛倒竖，赶紧出去拉着儿子往
回快步走。 ”

用心用情投入，而一个人的精力总是有
限，顾此必然失彼，对妻子他有愧，对经常被

锁进办公室的幼子，他尤其觉得不落忍：
“孩子 2 岁半时要上幼儿园，只能暂时

由我先带着，可是遇到祭扫活动的时候，我
忙得都顾不上孩子， 只能狠心把孩子锁进
办公室， 从上午忙到下午连续几拨活动结
束， 猛然想起孩子还没吃午饭一个人被关
在房里，急忙打开门一看，孩子已经饿着睡
着了，嘴里还巴嗒巴嗒咽着口水，几个小时
里我居然连杯水都忘了给他留好。 ”

他的时间和精力基本都用在陵园那些
烈士身上了。

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县总主席李明
宏说，“陵园管理处的职工家属很理解他们
亲人的工作， 基本上周末家属都会带着孩
子来山上陪着， 张子培的夫人每年清明节
前后的周末都是在山上过的。 ”

张子培倾心于陵园迄今凡 21 年，他能
把 960 座墓中绝大多数烈士的具体位置记
得极清晰，你一提烈士的姓名，他马上告诉
了你他在第几排、第几号，还能告诉你在山
坡的上下左右哪个方位。

“我把这个当作我干好陵园工作的基
本功之一，力争让每一个初来祭扫心情急
切的烈士亲属都能在最短的时间里找到
亲人。 ”

“我每天 24 小时保持手机开机，一个手
机号码一用就是十几年，尤其对第一次前来
祭扫的家属，我的电话可能是他们最大的依
靠。于是我在单位公开承诺，凡到陵园祭奠，
不管任何时间、任何时候，我随叫随到。一接
到外省烈士家属的来信或是电话，我总是有
问必复，对家属要求代祭扫，我认真祭扫并
拍照，及时将照片寄到家属手中，让烈士亲
人身处异乡也能得到一丝慰藉。 ”

“我手机里存有 1190 个电话号码，四
分之三是烈士亲属和老兵的。 ”

由于烈士陵园离麻栗坡县城还有一段
距离， 不少初来祭扫的烈士家属不知道怎
么乘车， 有的甚至只能步行， 为了方便他
们，他用私车无偿接送，从自行车、摩托车
到小汽车不断升级，从县城车站接到陵园，
又从陵园送到城区宾馆入住， 离开时再送
到车站。

20 年风雨无阻，坚守坚持。
自行车早已报废， 摩托车也跑坏了 3

辆， 现在唯一一辆行驶了 7 年的小汽车也
是里程近 9 万公里。

这个方面， 烈士安吉昌的老父亲可以
做见证人。

“记得 1999 年清明，安吉昌烈士的父
亲和姐姐来到麻栗坡， 我骑着摩托车接送
他们往返，那时，我还只用得起摩托车。 ”此
后， 老人每 3 年和女儿都要来一次烈士陵
园看望安吉昌， 每次都是他去接送，“2014
年清明，78 岁高龄的老人再一次不远千里
来到麻栗坡， 一出车站就看到了我准时在
汽车旁等候他，老爷子老泪纵横：‘小张，谢
谢了，给你添麻烦了，添麻烦了！ ’”

三
长期的陵园工作， 使得张子培和不少

烈属形成了亲人关系。
“滚雷英雄韩跃奎烈士的母亲是位慈

祥的老人，曾多次从贵阳到陵园扫墓，在她
心里早把我当成了自己的儿子。 ”

2007 年， 张子培到外地出差， 路过贵
阳，专程去看望韩跃奎的母亲。

“当老人看到风尘仆仆的我时，她怔住
了，这时，我忍着泪水微笑着提着礼品轻轻
喊了一声：‘妈，我来看您了，您老还好吗？ ’
老人几步上前紧紧地抱着我哭了很久，那
天我们聊了很长时间，直到告别前，她还紧
紧拉着我的手不放，看着我说，‘小张，我的
幺儿，妈老了，再过几年怕是不能去看你哥
了，你一定每年给你哥坟上多添几把土，多
上几炷香啊，有你在麻栗坡照看，我就是走
了也放心了。 ’”

据资料， 韩跃奎是贵州省贵阳市人，
1981 年元月入伍，收复老山作战时，是“老
山主攻团”的一个班长。 1984 年 4 月 28 日
早晨，进攻老山 21 号高地时，遇到了一片长
约 400 米的雷场，扫雷的导爆索因为山高林
密不能有效引爆地雷，而进攻的时间又必须
克期完成的情况下， 他带领全班 “踏雷开
路”，用自己的双脚趟雷，引爆地雷，为进攻
部队开辟通道，踏地雷爆炸致重伤牺牲。

韩妈妈每次的痛哭都会紧紧揪住张子
培的心。

“这样的父母我认了很多 ，这样的承
诺我也做了很多 ， 在我的心里他们永远
都是我的父母 ， 而我也为自己能替烈士
担当起儿子的角色回报感恩而欣慰。 ”张
子培说。

由于烈属来自全国各地， 由于烈士亲
属和战友近年来前来祭奠的人日益增加，

某种角度，张子培已经是麻栗坡，乃至文山
的形象代言人。

用心用情投入工作后， 张子培把工作
触角向陵园以外四面八方的广大国土延
伸，到这时候，他的岗位早已超出陵园这 70
多亩土地的极有限范畴。

渐渐地，张子培发现，陵园值班记录看
似普通，但里面信息量很大，通过它，可以
发现烈属与烈士之间互动的频繁与否，从
而发现烈属的某些情况。

“有一天，我整理值班记录，发现少部
分烈士家属近 10 多年没有到过陵园扫墓，
这怎么回事呢？ 是烈属发生什么情况，还是
因为什么其他的原因？ 我觉得得主动出击
探究一下。 ”

于是，电话询问、与其他烈属有意识地
攀谈、阅读烈属所在地的各种资料，最后，
条件允许，借出差之际亲自去调查了解。

通过这些方式，张子培发现，长期不来
扫墓的烈属， 有的是因为经济拮据的原因
不能前来麻栗坡这个边陲看望亲人。

“我于是多方寻求爱心人士的资助，积
极跑动，多方求助，最终收集到不少爱心人
士的捐款， 爱心款让部分困难烈士家属得
以来到陵园看望亲人， 其中文山市红甸乡
王树林烈士的父亲，因体弱多病，到不了陵
园，我便将 2000 元的爱心捐款送到了老人
手中。 ”

那天，张子培记得，是他和李海芳开着
车，一路问着道，寻访到老人家中的。

“红甸就在我们文山地盘上，不远，当
时快过年了，我想尽快把钱送到老人手上，
他要买什么东西好办， 就亲自去送， 应该
的。 ”他笑笑。

由于烈士墓墓碑更换过几次， 张子培
及其同事有一项工作正在紧张进行， 那就
是征集烈士遗像，征集到并确认无误后，在
通过特殊方法烧制成瓷砖再贴在墓碑上，
“这样遗像就不怕风吹雨淋了。 ”

现在，烈士墓碑上，约 50%都有烈士本
人的遗像，还有 50%的墓碑上没有遗像，张
子培正在设法征集，“主要是通过烈士亲属
和生前的战友，征集到了以后，最重要的是
要整准确，不能搞错，一搞错就是天大的过
失，伤害烈属及其战友的感情，对不起地下
的烈士。 ”

在张子培家里， 可以看到还有好几幅
即将贴到墓碑上的烈士烤瓷像。

四
“张子培”这 3 个字，与其说是张子培

一个人的名字， 毋宁说是一群迄今两代陵
园看护人的集体符号。

在麻栗坡烈士陵园建立以来的近 40
年过程中， 张子培只是先后几十位守陵职
工的一名代表而已，“在我之前， 有老一辈
的田秀兰老人、陈会香老人、李友权老人等
一批前辈，他们不仅是烈士陵园的创建人，
而且也是陵园的管理者、看护人。 ”

张子培说，田秀兰、李友权、陈会香他们
几位是烈士陵园创建的历史见证人和参与
者，早在 1979 年就开始了烈士陵园的建设。

“尤其是田秀兰和陈会香，两位老妈妈
是当时陵园里仅有的女同志， 她们担负了
常人无法忍受的辛劳、恐惧和艰难。 ”

“在李友权、陈会香两位老人退休后，
他们的儿子李志林从部队复员， 又来到陵
园工作，沿着父母的足迹继续前进。 ”

7 月 26 日上午，69 岁的陈会香坐在自
己的小商店门口凝视着一批又一批身着“六
五式”军服的老战士前来祭奠自己的战友。

原陆军 12 军 36 师 107 团 1 营 1 连 3
排 9 班老战士李习玮来买东西， 他得知陈
会香曾经参与埋葬烈士的事迹后， 两人就
买和卖发生了以下对话：

李：“我买东西，每样要加价两块钱。 ”
陈：“我不要，我有工资。 ”
李：“这种 （子弹形状瓶装） 酒定价是

320 元，我给 400 元。 ”
陈：“我不要。 ”
一番争执后，最后按标价达成交易。
两人嗓门都不小，推推搡搡，如果不知

情，会以为他们在为价格高低争吵———
但， 他们两位的确是在为价格高低而

争吵！
待几位老兵走了，陈会香咕哝道：“我不

能多收，当年他们死了这么多战友，又是为
哪个？ ”

张子培来陵园工作的 1996 年， 陈会香
刚好退休，老人是 1964 年参加工作的。

麻栗坡烈士陵园是 1979 年年初开始筹
建的， 当时陈会香和丈夫李友权就来参与
了，“我是从县一建司调来的，孩子他爸会凿
字，陵园要有人打（凿）墓碑，他也来了。 ”

从 1979 年到 1996 年，陈会香为陵园服

务了 17 年，但退休至今，她一家依旧在为
烈士服务。

麻栗坡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县总工会
主席李明宏告诉来访者，“逢年过节， 老人
把饭菜做好，要先背上山献祭烈士，然后才
回家吃饭，每年清明，她不给自己祖宗烧纸
化钱，但一定要给烈士烧香烧纸，这些花费
都是她自己掏的。 ”

一年前，李明宏是县民政局局长，对陵
园、对陈会香一家的情况十分了解。

“过春节，我先背 8 个菜上陵园献祭烈
士，然后再回来献我家的老祖公，最后我们
一家才开吃。 ”陈会香自己也印证了李明宏
的说法。

老人对牺牲的年轻战士用了一个最形
象、最动情、最伤感的词汇。

这个词汇是“小笋子”。
她说：“他们才十多岁就死了， 是刚长

出来的‘小笋子’。 ”
“小笋子”一语在这个上午被老人提过

12 次！
1984 年暮春，这个陵园被扩建。
基于当时的形势， 时为县民政局副局

长的田秀兰被分配的工作为 “重点负责烈
士安葬”。

墓穴在当地叫“井”。
“烈士台进深 3.2 米， 墓的间距是 2.2

米，井长 2.3 米，宽 90 公分，深 1.1 米。 ”82
岁的田秀兰记忆十分清晰。

据老人回忆，当时陵园有 16 人，大家
都加班加点工作，没有人有任何怨言。

张子培坦承，他所以能坚持 21 年，并且
还要坚持下去，一则是用景仰、崇敬、虔诚的
心来从事服务烈士和烈属的工作，一则也是
受到田秀兰、陈会香这些老前辈的影响。

“田妈妈说， 她和陈妈妈天天都为烈士
哭，她 52 岁半就退休，提前了两年半，不是工
作太苦太累受不了，而是哭不得了，老人告诉
我们，她不是苦不起了，而是哭不起了！ ”

“两位妈妈不分昼夜地在陵园忙碌，大
爱义薄云天，是她们的事迹感动了我。 ”

“现在陵园所取得一点点成绩，首先是县
委、 县政府很重视， 其次是县民政局投入很
大，领导很支持的结果，此外也是在陵园工作
的所有工作人员大家一起奋斗得来的。 ”

他说，“陵园管理所目前有在编工作人
员 12 人，还有 4 名保安，一共 16 人，每年
到 4 月份清明来临之际， 是大家没日没夜
辛勤工作才换来今天的成绩。 ”

2003 年 4 月就到县民政局工作的副局
长张大灵介绍道， 近些年来， 政府投入了
3000 多万元， 分好几次建设陵园，“建设作
战纪念馆投入了 600 多万元，960 块墓碑，
已经换了两次， 现在还准备在纪念碑后栽
两排树，还要种花。 ”

这些投入， 等于也极大地支持了张子
培的工作。

“至于我个人， 无非是做了些该做的
事。 ”张子培说。

张子培所言不虚，每年清明节前后，扫
墓的人骤然增多， 又适值文山州建州州庆
放假，但不仅陵园工作人员不能放假，而且
县委、 县政府部委办局基本都不能照例放
假，工作反而比平常多而累，麻栗坡县民政
局优抚股股长伙国春说，“烈士陵园祭扫工
作忙的时候，我周一到周五在办公室上班，
周末也得去陵园上班。 ”

“每年 4 月，公安、医院、交通、民政、食
药等 10 多个部门特别忙。 ”县民政局局长
聂怀疆说：“既要确保安全不出问题， 还要
把来自全国各地的烈属、老兵服务好、接待
好，任务很重。 ”

“今年清明节，”伙国春说，“一下子来
了很多祭奠者，县里住宿紧张，只好在县体
育馆给他们打地铺。 ”

据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县总主席李
明宏介绍，“在麻栗坡， 烈士陵园其实有 4
个，张子培他们护理的这个是省级的，知名
度很高，其他 3 个建在乡镇，埋葬的烈士多
是解放初剿匪牺牲的。

所以，他认为，“麻栗坡进行爱国主义教
育的资源十分丰富，这些先烈的精神激励并
警醒我们，要把麻栗坡建设好，让贫困农民
早日脱贫，才对得起先烈的在天之灵。 ”

与李明宏说法相映成趣的是， 麻栗坡
县委书记刘扬谈及麻栗坡的脱贫攻坚以及
县域经济社会建设进展时， 多次以下面这
句话提醒全县干部职工：

“960 位烈士在看着我们！ ”
“我理解刘书记这句话的意思是，”李

明宏说，“960 双明亮的眼睛在盯着我们的
一举一动，作为党员干部，不早日让贫困农
户脱贫奔小康；作为领导干部。 不时刻以先
烈为学习的榜样， 清廉自律， 勤奋为党工
作———我们就会愧对烈士。 ”

（陈昌云 黄榆 文/图）

题记：
时间，雪崩似的纷纷衰落。
张子培掐掐指头，一转眼竟然整整 21 年了。
在他心中，21 年前的 5 月中旬，背着背包蹦蹦跳跳来到陵园，似乎就是昨天的事。
从 23 岁到 44 岁，张子培的单位是墓园，岗位是墓园，生活是墓园，事业也是墓园。
21 年一路走下来，到后来突然发现，他的心和灵魂也沉淀到了墓园。
到如今，“张子培”3 个字和“麻栗坡烈士陵园”在许多人心中，尤其是来自全国各地的烈士亲属心中，居然成了同义词。
他在做的工作，平常而不平凡———让烈士在一个整洁静谧的环境中安眠，很平常；把烈士为之献身的事业继续延伸，不平凡。
“请你把没走完的路指给我，让我从你的终点出发”这句来自诗人舒婷的诗句，是张子培对 960 位烈士反复表达过的情愫，也

是他要对田秀兰、陈会香等前辈说的心里话。

“请你把没走完的路指给我，让我从你的终点出发”
———记麻栗坡烈士陵园管理所所长张子培

人物背景：张子培，麻栗坡烈士陵园管理站所长，为烈士守墓及烈士家属无私奉献 21 年。 在部队服役时
荣立集体三等功一次。 在地方工作期间，先后被评为云南省优秀共产党员、“三生教育”优秀人物、文山州“群
众最贴心民政人”等， 2015 年荣获《中国双拥》年度人物入围奖；2016 年被中央宣传部、中央文明办授予全国
岗位学雷锋“最美人物”荣誉称号。

麻栗坡县民政局原副局长田秀兰 麻栗坡烈士陵园退休老职工陈会香


